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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出差了，临走时叮
嘱我一个人在家要注意安

全，有人敲门时一定要看清
是谁再开门。

昨天早上到菜场买完
菜回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
声，透过猫眼向外看了看，
一个陌生男子站在门外。我
问：“谁呀？”“邮局送汇款

单的。”可是邮局送信的人
我认识呀，一直都是一个姓

周的小伙子。“怎么不是小
周了？”我疑心地问道，他
将手中的汇款单举了举：
“小周生病了，我替班。”我
仍然不放心，到窗户前看了
看，又问：“怎么不见你的
车呢？”我知道，邮局的人

骑的都是绿色的专用自行
车。门外传来了话语：“车
子停在楼道里，挡住了。”
“你能让我看看你的

工作证吗？”我提出最后一
个要求。
“小姐，”门外男子终

于忍不住了，“如果我是坏
人，想进你屋子的话，我完

全可以用这个。”说着，他
从门上拔出一串钥匙，然后
在猫眼前晃了晃。

原来，我开门后把钥匙
忘在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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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苏州出差回来，没忘
给老婆带礼物———一件棕

色的毛领大衣，那营业员还
说，这种毛领大衣只在苏州
有货，保证在南京是独一无
二的。

那天我一到家，老婆就
告诉我，她一女同学要结婚，
请我们晚上去吃喜酒。当得

知毛领大衣在南京仅此一件

时，老婆喜不胜收，赶紧穿上
了身，连说好看。但她接着又

说，头发不是很配衣服，要下
楼去理发店做个头发。

老婆下楼没两分钟，就
气鼓鼓地回来了，指着大衣
对我说：“什么仅此一件？我
刚到理发店门口，就发现里
面有个人也穿了这种大衣！”

“不会吧？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不信你
跟我下楼去看！”

老婆不由分说就把我拉
到理发店门口，店里果然站

着一位和老婆穿得一模一样
的女人。我笑着对老婆说：
“穿上新衣服就臭美了？你
那600度的近视眼镜就不戴
啦？那里面新装了一块大镜
子正对着门，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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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我的腰从什么时
候开始隐隐作痛了，坐得久

了，想一下子站起来就有些
困难，最近更是连睡觉翻身
都感觉腰椎间像针刺锥扎

一样。
老婆日益担心，终于忍

无可忍，亲自把我“押解”

到了医院。结果片子一拍出
来，医生就大呼怪哉：“你才

三十出头的人，怎么已经骨
质增生成这样了？就算五六
十岁的人有这病，也少有像
你这么严重的。”

回到家，望着从医院开
回来的一大堆药，我愁云满

面，以后这漫漫长日怎么熬
啊！老婆走过来，轻轻拍了拍

我的肩膀，看来她是要安慰
我几句。我准备好了感动，不
料她说：“老公，这么多年
了，工资不见你增，职务不见
你升，原来你瞒着我，骨子里
早就‘增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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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大姐家玩，一边看电
视一边和大姐夫聊天，小外甥

在一旁用手机玩着游戏。
于是，我和大姐夫的话题

就转到手机上了，最后拐到了
以前的电报上。这时，小外甥
来了精神：“你们大人经常说
电报电报的，电报究竟是怎么
回事啊？”我笑着答道：“你当

然不知道电报了，现在通讯这
么发达，也没人再发电报了，

但在十几年前，电报可是最快
捷的联系方式。”

“那用电报怎么联系？”
小外甥想问个明白。我想了

想，说：“那时电话还没普及，
寄信又慢，有什么急事儿就得
到邮局拍电报，把你要说的话
写在电报纸上，交给邮局工作
人员，他们用无线电的方式传
给对方。这种通讯方式就是电
报，明白了吗？”

小外甥点着头说：“就这
啊，我还以为电报有多神秘
呢，原来就是让邮局的人代发
一个短信啊！”

T:UVWXYZ

67

去参加一个会议，会后
有招待餐，在酒桌上听到几

个衣着光鲜的男人在高谈
阔论，让我纳闷的是，几个
人不是在吹自己如何了不
起、有能耐，而是在竞相贬
低自己。

甲说：我现在整天是坐
立不安，银行里欠了好几百

万，又借了几个哥们一百多
万，我是吃饭不香睡觉不

稳，手机都不敢多打，开车
还不敢绕路，怕烧不起油！

乙说：我这段时间太背
了，一连几次被市长训，像孙
子一样，还不敢还嘴。有一次
我都想，去他妈的，我不干
了，可一转念，不行啊，我要
不干了，老婆孩子怎么办？没
办法，还得忍下去。你们说，

我是不是有点太窝囊了？
丙接口道：我的事要说

出来，保准你们要笑！上次
某某（efghijkMj

lm喜得贵子，我去祝贺，我
也没什么钱，就给小家伙包
了一万块钱的红包。某某居
然对我说：“你这点钱还好
意思拿出手，还不够买尿布
呢！我还要请你吃饭，你哪
里是道喜来了，你是骗吃骗

喝来了。”你说这叫什么事，
我这不是犯贱吗？

![Q\%

!]^_`

!aQbc

!defg

!hijk

lj0mnop

89

好朋友找上我，让我借点
钱给他买车。我好奇地问：“每

天坐公车不是挺好吗，安全又
省事，干嘛想起来买车呢？”

朋友一脸难色：“别提
了，上次路上堵车，眼看就要
迟到了。车一到站我就往下

跳，结果和一女孩子撞了个满

怀。就这样，那个女孩子缠上
我了，现在还说让我娶她。”

我说：“好事啊，撞出一
个老婆来，省得以后没完没了
地去相亲。”

朋友答道：“可她为防止
我再撞出一个女朋友来，硬要
我开车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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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党政机关的司机班

么？绝对的卧虎藏龙之地。别
看整个机关大楼尽是些文气
十足的人，中规中矩，不苟言
笑；一到司机班，嬉笑怒骂，性
情放肆，个个都是江湖豪杰。
他们熟谙世事，人情练达，很
多闯荡社会的小经验，你不经

历不知道，一朝经历，痛感其
精辟和珍贵。

有一次俩司机聊交通事
故，司机小吴说：天天路上走，
磕碰刮蹭都难免。撞了吧？别

怕，稳住神儿，下车，先瞧清楚
那人怎么样。有伤亡？该干吗

干吗去；既没死也没伤？立刻
破口大骂！先让他觉得是自己
的错！

小吴发表这段高论的十年
之后，正值周末夜，我和一个朋
友去眼下最时髦的CLUB玩。
布置奢华，高朋满座，不时听到

邻座的小姑娘压低嗓子惊呼：
这不那谁谁嘛！那不那谁谁谁
嘛！可见到场明星之多。

公众人物最怕曝光，经营
者有先见之明，早预感到自己
作品的凝聚力，所以全场灯光
设计异常幽暗。灯光虽幽暗，

灯具却是精品，形状各异，且
盏盏价值连城，大小媒体早把
这事儿当噱头，炒作好几遍
了，所以场中不时可见有人专
心瞻仰灯具，同时啧啧赞叹。

如此高精尖的时尚场所，
当然人人喝酒为主。我们这群

人却是弃酒从茶多年，面对酒
单上无数液体美味的奇幻姓
名，左挑右选，在犄角旮旯找最
淡的点，服务员略带轻蔑的眼

神仿佛在斥责：一群面瓜啊！
近两年，我习惯把人大致

分成两派，一是茶派二是酒派。
酒派大都事业心强，打拼得脾
气也蒸蒸日上；茶派大都处在
赋闲状态，越闲越没脾气，遭人
指斥面瓜，也算名副其实。既然
面，不时遭人斥责倒也不以为
忤。不过，斥得太狠也不成。

老蒋迟到，进来哈着腰直
检讨。落座那一刹那，头顶的
吊灯出了状况，本来呈枝杈型
分布的十几盏小灯，突然脱落
一只，正砸老蒋头顶。好在电
线还连着母体，灯未摔碎，且
电线外有绝缘体包缠，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我们齐声惊呼，
有反应快的问：伤着了么？要
不要找店方来理论一下？老蒋
脑袋摇得拨浪鼓一样：没事没
事，只当是对我迟到的惩罚，
别添麻烦了。

但是，有人要给我们添麻

烦。迅速来了个黑西服，请老
蒋到店外走廊恳谈，谈话主题
是：灯应该是被您撞下来，灯
贵，我们赔不起，您看……这

就叫“斥得太狠”，身为茶派
也急了，开始认真理论。黑西

服来了一个又一个，明显是官
阶越来越高，可是态度说法却
是如出一辙，置黑白分明的事
实于不顾。双方僵持了。

就在这时，我顿时想起了
小吴，一股钦佩之情穿越十年
时间的长河，向小吴奔涌而去。

那天的僵局最后被一个
老外打破，可能官阶比所有黑
西服都高吧，老外一出，黑西
服簇拥在他周围。老外听完双
方陈述，问黑西服首领：你在
现场否？答：未。又问：那你等
谁在？答：皆未。老外这时转过

身来对我们微笑着道歉：对不
起。我相信你们，因为只有你
们在现场。这种灯在我另一家
店里，也出过类似情况。

学法律出身的老蒋，此时
摸摸脑袋上被砸处感叹：哦，
天哪，这就是著名的无罪推定

和有罪推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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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早熟，当年还在

青春期的时候就领先时代走
起了怀旧的路子。在学校上
过晚自习，我背着书包蹬上
自行车便驰骋在橙黄色路灯
辉映下的小县城街道上，边
蹬着车子边扯着嗓子喊出来
的往往是一句《故乡的云》：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
空的行囊……其实呢，十几
岁的小屁孩儿，有什么豪情
万丈？行囊里装的都是数理
化，又何曾空过？《故乡的
云》由费翔在春晚上唱红是
在 1987年，那时我还小，但

也会唱这歌了，印象中还多
次应邀在亲朋好友面前表
演，尤其是高潮处的两声呼
喊：鬼来吧！鬼来哟……

现在的我当然知道这歌
词该是“归来”而不是“鬼
来”，当时却真以为这就是首

恐怖歌曲。后来在网上看到
别人总结的最容易听错的歌
词，这句就名列其中，看来当
年听错的也不只是我一个。
戏曲和曲艺行里出现这种情
况有个术语，叫做“唱倒了
字”。人们常说“字正腔圆”，

“字正”指的就是不倒字。简
单点说，把一个字的读音唱
成了另外一个字，就叫唱倒
了字，这往往是因为旋律唱
腔的设计和词句的音调不协
调导致的。京戏《二进宫》里
那句“怀抱着幼主爷把国执

掌”，我以前老唱成“怀抱着
幼猪爷把国执掌”，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皇上热爱劳动到养

猪场体验生活呢———这就是
唱倒了音。例子还有很多：当

年有首《信天游》，“我低头，
向山沟”常被听成“我的头，
像山狗”；萧亚轩唱《爱的主
打歌》，我一度听得很纳闷，
因为怎么听怎么觉得她唱的
是“爱的猪大哥”。

老北京土生土长的曲种

是八旗子弟间流传的单弦八
角鼓，由于都是以北京话为
标准，对倒不倒音的要求就
更严格一点。我就曾听过一
位唱单弦的老师大发感慨：
您听听，现在这唱歌唱戏的
都不懂阴阳上去了，听着就

不是个味儿啊……
最早唱 《故乡的云》的

是台湾歌手文章，仔细听他
的那一版，“当身边的微风轻
轻吹起”里的“风”字，唱的
是标准的普通话———feng，
到了费翔那一版里就已经是

照南方的发音唱成fong了。
曾在一本讲汉语语音演变的
书上读到，“风”字最早是读
fong，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学
用汉语，可草原上地广人稀，
隔远喊话时读 fong不够响
亮，逐渐就读成了feng。后来

民族融合，北方语音成了发
音标准，feng才成了正音。

不过，最近几年的歌手，
不论港台人还是大陆人，碰
到风、梦之类的字，好像反倒
是唱作 （或读作）fong、
mong的更多了。有人说，这

是因为语言从来都嫌贫爱
富，现在都学港台腔，台湾歌
手努力地念准 feng字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了。或许有道
理，不过，何必这么较劲呢，
您就权当是生活状态变化导
致我们不需要 feng这种响

亮的读音，所以fong就又自
然演变回来了呗。

不 是 东 fong压 倒 西
fong，就是西 fong压倒东
fong———历来如此嘛，咱又
不是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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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玩个人网站时养成收

藏域名的嗜好，没想到那些年
煮的三到四个字符的“玉米”
（域名）已成为互联网上的稀
缺资源。前几天一个陌生人拼
命打我手机，说他名叫段新武
（音），想买我的“dxw”的“玉
米”做个人博客。到“玉米虫”

论坛，也就是“米行”网一查，
那“段新武”恐怕是假托的，他
也许是个炒“玉米”的虫子。我
在网上搜索得知：Dxw.com

是一个外国网站，Dxw.cn则
被国内的一个大学网（dxw）用

了，其他后缀的同符“玉米”也
都被煎炒烹烩一锅端。我当初
搞短信文学，取的是“短信网
（王）”拼音声母谐音。其实，按
域名使用惯例还可用于“大兴
旺”“读心网”之类的。当然，
你要解读成“断信无”“多心

误”，我拿你也没办法。
域名这玩意儿，怎么起才

算回事目前没什么章法，只求
简洁好记。在英文域名体系中
国化的过程中，英文和汉语拼
音似乎搞出了混血儿：如
sina和sohu，既不是纯粹的

英语，也不是纯粹的汉语拼
音，四个字符按辅音元音模糊
搭配，明了而贴切，这可视为
典型的“中国创造”。

到“米行”看看倒也有趣。
“米”可分成“实力米”“创意
米”“杂米”。“实力米”是地

方、区号，甚至商标等与名称有

实际对应关系的全拼字母；前
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恶搞“中

央一套”中文域名玩的是约定
俗成；汉语拼音全拼的名人
“玉米”，因同音太多，只能算
“杂米”。这些“玉米”的恶意
抢注很容易引起域名纠纷，而
“玉米行”里最有符号学和美
学意义，又无恶意抢注隐患的

就数“创意米”了。比如一家
“米行” 老板有个“2china.
com.cn”的“玉米”，它谐音
“爱中国”，这类“米”算是有
趣味易搜索的好“米”。

我收藏的国际“玉米”大
都属“创意米”，如“fly8”谐

音“飞吧”，煮起来讲究音义
和谐。上世纪末我起用的
“thinkwan”与网名“心客”
和网站“心网”因英汉语间的
谐音近义而沿用至今。与“爱
中国”类似，我生造的“chi-
namo”玉米，按洋泾浜译法可

为“中国梦”，据某位业内人

士称如今已经属于很精品，炙
手可热。“one1”是我逛街时

受一家小店“唯一”招牌启发
捡来的，而更有诗意的 “惟
爱”“onei”（“惟爱”）早就
被人囤走了，我守株待兔好几
年都没抢到手。最可惜的“玉
米”是“索爱”移动中文域名，
当时我想以此为题写手机小

说，侥幸“试煮”成功，七天内
付钱就行。不料没到三天，被
成都的一只“玉米虫”花 600
元“抢煮”了。打电话去问，他
说可转让给我，开价20万元。
他还说，这友情价，如果索尼
-爱立信公司想要，至少100

万。这“虫子”想钱想疯了，想
归想，实际上他囤到现在还没
卖掉。由此，我得了个小教训：
除了煮熟的鸭子会飞，煮“玉
米”，半生半熟也会飞走的。

a��p� R ¡��¢

H£R ¤�¥¦U§¨$©'

“ª«h¬®�R


